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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Flipped learning）

作为教育发展中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结合现代教
育技术， 将视频点播等网络学习资源充分应用于教
学中，把“原本在课堂上进行的教学活动放到课下进
行，反之亦然”[1]。 其目的是提高教学效率，激发教师
和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 美国塞达维尔大学

(Cedarville University) 的 Wesley Baker 教授于 2000
年提出 “翻转课堂模型 ”（Model of classroom flip鄄
ping），并系统地阐释了翻转课堂的本质：教师不再
是课堂的圣人，而是身边学生的指导者[2]。近年来，借
助于现代发达的网络平台，Salman Khan 创立的可汗
学院 （Khan Academy）影响深远 ，其基于 YouTube、
Facebook、Twitter 等开发的网上课程对翻转课堂的
迅速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让这种课程成为教育
界广为熟知的教学模式， 对不同学科的教学都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相关的教学研究也引起了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国外的翻转课堂研究主要是教学中的应用，如
软件工程[3]、经济学[4]、研究方法[5]、医学[6]、化学[7]、物理

学 [8]、法学 [9]等；也有与信息技术平台的结合应用 [10]

等，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最近几年国内的相关研究也
逐渐丰富起来，以介绍国外研究和教学模式为主 [11]，
也有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太极理论构建的教学模型研

究[12]。 但是，对教学实践研究领域则较少有所尝试，
如游戏化理念、翻转课堂的结合与应用[13]，以及在大
学教学中的应用[14]。 单从文献来看，似乎翻转课堂研
究在国内非常稀少。那么，全新的概念或术语是否意
味着研究的内容、 实践行动也是全新的呢？ 作者认
为：关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应该适当反思。 任何教
学模式受到欢迎并不是因为它是前所未有的革新方

式， 而是因为其在理论或实践上存在某种教学中的
共鸣。事实上，翻转课堂或翻转学习并不是一种全新
的教学和学习方式。 文献中有关同伴教学法（Peer
Instruction）[15]、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16]和混合学

习（Blended learning）[17]等等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形

式的翻转。
本文首先通过英语教育中的一个行动研究实

践，从翻转课堂的视角呈现相关的教学活动现象，进
一步认识翻转课堂的理念。 随后， 在结合 T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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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英语课堂和教学干预后的英语课堂对比

传统英语教学模式 教学干预后的教学模式

课前

阅读课文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作者简介

分小组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生活中的英文材

料（文本 、视频、音频 ），包括文化 、科技、时
事、经济、体育、娱乐等各方面的话题

预习课文（单词、词组、
文章理解、练习）

预习课文（单词、词组、文章理解）

课中

预热阶段：个别学生的
口语汇报

预热阶段：将平时阅读的内容介绍给全班同
学， 以班级或小组成员交叉的方式展开提
问、回答、讨论以扩充视野与知识面

课文讲解： 单词讲解；
课文背景知识讲解；文
章分段理解与分析，涉
及短语、句子、段落、篇
章结构、写作技巧等等

课文学习：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相互提问
探讨的方式进入课文的学习，不断地以学生
自己课外阅读的材料补充， 充实课文中字、
词、句，以及社会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讨论

课后练习：讲解 、核对
答案

课后练习：课本上涉及的词汇、语法、理解练
习都以对话和讨论的方式展开，不局限于课
本的练习，将任何可能相关的学生平时阅读
中的信息和疑问带入练习的讨论与互动

课堂交流方式：讲解为
主，适当地讨论

课堂交流方式：对话和讨论为主，适当地讲
解

课后
完成相应课后练习与

学习任务

将课堂中的讨论在网络论坛、QQ平台上继
续进行；
撰写阅读报告 （基于阅读的信息和课堂讨
论、网络讨论的观点进行，整理自己的理解
和别人的观点后汇总成文，并最后提交电子
文档）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框架来看教师与学生的
角色时，作者发现，有关学生发展的理论虽多，但大
多在各自领域探讨， 文献中缺乏与 TPACK对应的相
关理论来整合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因此，本文根据
英语课堂中的具体现象提出 TSACK（Technological
Strategic and Content Knowledge，整合技术的学科和策
略知识）框架，以丰富翻转课堂和 TPACK的相关研究。

二、案例：英语教学中学生思辨素养的培养研究
（一）背景介绍

“思辨缺席”的现象是我国英语学习众多问题中
最突出的一个。 在国外的语言教育中， 思辨素养

（Critical literacy） 的重要性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 从古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苏格拉底“启发式提
问和辩驳” 开始， 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的

“怀疑意识”，再到“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和“解放教育
理论”，以及“批判性话语分析”等，都强调语言学习
中对问题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评价的能力。因
此，国际上，思辨素养被称为 21 世纪必须具备的基
本能力之一[18]。 在国内，英语学习中学生的思辨缺失
问题比较普遍， 学生思辨素养的培养也是近几年外
语界广泛关注的课题。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侧重
于如何在语言本体的框架内学习语言的发音、拼写、
构词、短语、句法结构、篇章结构，倾向于记忆、背诵
的学习方法，注重与书本和考试相关的内容和练习，
相对忽略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研究认为：我国外
语教育在语言能力方面是成功的， 但是在思辨能力
上却是不足的。 导致的结果就是信息理解和思想表
达能力上处于较低层面， 在深层次的分析和说理方
面表现欠缺 [19]。 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很多英语学习
者有形式无内容。

在中国， 外语教育中思辨素养的培养虽然是迫
切需要正视和改进的环节， 但同时也是整个教育界
在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促进思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综合、全面发展的共同要求。 为了能够让学生“思辨
素养”的发展在教育中更广泛地得到重视，本文试图
从翻转课堂的角度解构作者英语教育中发展学生思

辨素养的一项研究，以寻求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
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课堂，英语课堂形式多样、师

生互动较多、课堂讨论丰富，但由于受到应试、求职
和出国等工具性学习需求的影响，作者曾提出“英语
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20]，并在相关研

究中发现：中国英语教育中学生“思辨的缺席”主要
表现为语言学习中重形式（词汇记忆、语法练习等）、
轻内涵（语言表达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等的联
系，以及理性思考等）。因此，在提高学生思辨素养中
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促进英语交流的环境构建、英
语学习中的内容在内涵方面的拓展[21][22]。 因此，作者
的行动研究主要围绕这两点展开。

（二）研究内容
本文讨论该研究案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探讨

思辨素养的培养问题， 而是以这一具体教学实践作
为引子，来讨论如下问题：该课堂环境的构建和学习
内容在内涵上的拓展除了有助于学生思辨素养的发

展，还有哪些理论与实践意义？该教学中的教师和学
生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和变化？

本文借助 2011 年 2-6 月的教学研究作简单介
绍。研究选取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开设的《基础英
语》课程，共有 48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9
人，女生 39 人。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在教学
中是行动研究。主要的数据为网上讨论的文本、网上
论坛文本、学生访谈，以及开放式的问卷调查。 行动
研究中的教师干预方案（详见表 1）是：课前加大课
外信息输入量和输入渠道，课堂增强对话与互动，课
后补充基于网络平台的讨论。下文中，作者将从翻转
课堂的视角来分析该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数据资料及

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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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模式的变化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 该英语教学的整个模式

是传统英语课堂的“翻转”。 课前的大量信息输入活
动与知识传授为主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医学、经济
等）不完全一样。 大学里英语课堂的学习材料是跨越
不同学科知识的，英语学习是以人文、科技、教育等不
同学科的资料为载体而进行的语言练习。 因此，视频
材料（如电影、电视、新闻等）获取途径方便，教师不需
要特意地自己录制采编，而且其他的文字、图像资料
也非常丰富。 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自由选择课外材料，自主性更强。 这样也就能
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课堂上的各种讨论和观点交流。在
频繁的互动和沟通对话过程中，每个人可以就不同兴
趣、视角和观点进行分享、比较、思辨和判断。

2.学生实践的前后变化
该“翻转课堂”行动研究的初期和后期，学生在

学习实践上都有较大的改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信息输入大大增加，学习内容在内涵上深
入拓展。 学生通过课前、课外在社会文化、生活经历
等方面的广泛阅读（纸质，网络视频、文字，图文并茂
的材料），加大了语言学习中的知识积累。 传统的英
语课堂依赖课本，而课本和教材的特点是更新缓慢、
内容陈旧。 本研究中，除了课本阅读，学习者在自己
的兴趣范围内增加了 1949 项阅读材料，涵盖社会生
活多个方面的信息（如表 2）。 这一点有助于语言学
习中的内容在联系社会、 联系生活方面有深入的拓
展，是学生思辨素养培养的知识基础和信息来源。

第二，关注课堂互动讨论，构建交流与思辨的环
境。 课堂内，不再是传统英语课堂上讲授知识点、语
言点、练习为主，口语练习为辅的模式，而是以学生
陈述并集体进行问答讨论、师生对话、学生小组讨论
等方式进行。这样，学生课前获取的各种资料信息就
不仅是单个学生的行为，而是一个实践共同体中的信
息共享。 在阅读后进行的课堂讨论中，信息的广泛交
流、 观点的激烈交锋让英语学习跳出了课本的束缚，
在生活、彼此经历和社会真实语境中集体思考。

第三，利用社交平台环境，讨论和反思在课外延
续。 课后活动主要是利用 QQ 平台的交谈、群聊、讨
论组和论坛等功能进行思想交流。 在总结课堂讨论
和 QQ 讨论的结果后，学生要撰写阅读报告。 该报告
是学习者在自己阅读思考并在课内外讨论中集思广

益后的阅读反思。一方面，这样的课后交流将课堂的
讨论和思想交流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延伸， 有助于弥
补课堂时间的不足， 有助于所有同学都有机会了解
更多信息、了解别人的观点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
知识和信息的内化； 另一方面， 这种交流能够淡化

QQ 等社交平台的闲聊主流，将生活中的常用信息平
台和学习和理解结合起来。

关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通过学生在 QQ 的使
用时间、使用习惯，以及评论参与上的变化来说明。
首先，在时间上（如图 1），学生平均每周在课外使用
QQ 的时间上明显增加，通过访谈了解到这些增加的
时间和用途主要是参与 QQ 讨论等相关活动。 其次，
在使用习惯上， 以前的 QQ 只是一个与学习几乎毫
不相关的社交平台， 现在却成了促进学习和讨论的
重要部分。 有的同学明确表示“QQ 居然可以和浪费
时间的闲聊拜拜，讨论也很热烈，长挂 QQ 也不至于
有愧疚感了。 ”另外，在评论的参与量上（如表 3），学
生在查阅和介绍自己感兴趣的材料过程中， 并不是

表 2 学生课前阅读的资料类别和篇数统计

主题 讨论话题数（项）

国内商务 132

国外商务 196

体育运动 181

娱乐综合 114

教育相关 235

科学技术 242

世界时事 262

国内时事 178

旅游文化 138

生活健康 177

其他类别 94

总计 1949

说明：每个讨论话题都基于学生课外阅读材料，一项阅读发起一

个讨论话题。

翻转课堂里的 TPACK和 TSACK 荨荨学术视点

图 1 学生课外每周使用 QQ 平台的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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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伴孤立分开的。 同伴的参与、分享、质疑和
讨论都有助于各方面意见的交锋和碰撞。 阅读总结报
告的撰写，学习者要学会分析和总结同伴的观点，经过
多方权衡、明辨是非，从而形成相对全面和理性的认知
与判断。 48人在一个学期内评论总量为 6500条，平均
每周 400余条，这应该是一个较为可观的参与量。

3.学生思辨素养发展的前后变化
（1）从“注重语言技能的学习”转向“结合社会文

化语境的学习”。 从“思辨素养的培养”上来看，学生
的讨论文本和访谈结果都表明， 这种构建交流讨论
的英语学习环境和加深学习内容的思想内涵的教学

模式是可行的。 思辨素养是新读写素养的重要构成
部分。作者的前期研究认为：传统读写素养的理解一
直将读写归于书写文字的掌握，注重其语言学功能，
忽视了“语言是社会实践的工具和载体，忽略了语言
的社会文化功能”[23]。 而高层次语言思辨的培养要将
文本的语言功能和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因素结
合起来。 思辨素养要求我们学会对立场、社会身份、
权力等进行讨论和思考。 研究这种素养也就因此需
要考虑权力关系、身份意识、主观能动和话语等[24]。

本研究将课外的广泛阅读和课本的学习结合起

来， 将教师主导的讲授转换成师生之间广泛对话和
讨论的场所， 将课堂的有限空间延伸到学生生活中
的网络平台。 这样，英语学习中，学生的信息输入多
了，输出机会也多了，语言学习不再孤立于社会文化
语境之外， 思辨素养的实践与发展就具备良好的内
容基础和外部环境。 从下面学生的访谈观点可以清
楚地看出：通过加大新闻时事、生活体验等内容，在
翻转课堂构建的英语学习交流环境中， 学生能够体

会到生活中话题的重要性、 思考社会对语言学习的
重要性。

a.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新颖，能够将课堂的活动与
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话题结合， 我用英语思考问题的
能力比以前强了……

b.以前字词语法的课堂真是无聊，而现在让我
们通过读新闻、讨论国内外大事，感觉这才是大学课
堂。 明辨问题，激发讨论，思考社会。

c.学会了批判思想，新闻时事的了解让我对课
文的理解加强。

（2）从“文本的解码者为主的学习者身份”转向

“文本的分析者为主的学习者身份”。如果从“英语专
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中的“四层学习身
份模型”（文本解码者、意义建构者、文本使用者以及
文本分析者）的角度来看，思辨素养的提高是要帮助
学习者从“文本解码者身份”向“文本分析者的身份”
转变，因为文本分析者更注重质疑、批判和理性思辨
等高级思维策略和技能。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语言的
基本技能中的单词发音、拼写、组词、造句等，转向成
具备综合的批判性认知和思辨能力的学习者 [25]。 我
们先看看如下学生的访谈记录：

a.课堂上，注重和学生的互动、交流。老师鼓励我
们相互听取意见，这样很好呀，便于理性思考。

b. 在表达上更加注重自己对某一观点的看法，
而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

c.因为平时阅读和 QQ 上讨论很多，课堂上不
再惧怕发言，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角度也有了变化，
懂得很多书本学不到的道理， 学会了从发散的角度
看问题。

d.因为有了更多信息接触和交流，不再像以前
那样英语表达没有思想性，现在更注重思想内容。

结合前文的数据和讨论， 再看看上面四位学生
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课堂的互动和交流环
境，还是 QQ 上的讨论，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个
人观点”、“交流中他人的观点”、“认识问题的角度”、
“表达问题的思想性”、“不畏惧发表观点” 等质疑和
批判习惯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学生学习活动中“文
本分析者身份”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得到充分训练，而
且表现突出。 而作为浅层语言学习者身份，如“文本
解码者”的身份不再成为语言学习活动的重心，而是
成为促进文本分析、思辨讨论的基础。

4.研究结果
上文的讨论表明： 丰富的对话与沟通使得语言

主题 评论数（条）

国内商务 528

国外商务 657

体育运动 703

娱乐综合 684

教育相关 589

科学技术 626

世界时事 586

国内时事 534

旅游文化 690

生活健康 708

其他类别 282

总计 6587

表 3 QQ 论坛中讨论话题评论参与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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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训练和思维发展并行，摆脱了思辨缺席症
存在的环境。 学习不再仅仅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
知识传递，也不仅仅是个人认知的主观建构，而是在
实践中融入生活和兴趣、积极互动中的集体建构。课
堂翻转的过程中， 语言活动不再是浅层字词句的操
练、熟悉与记忆，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反思中，转向
更高层社会文化和历史视角的知识建构与内化。

该研究在形式上是传统课堂的翻转， 内容上既
体现了翻转课堂师生角色的转换、 沟通与对话的增
加，又在丰富的信息输入、输出过程中对语言的深层
意义进行质疑、批判、思辨和判断。 翻转课堂的理念
和作者思辨素养培养的教学实践中表现出的共性特

点有：（1）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2）课堂内外学习
内容重心的翻转；（3）沟通与对话的机制；（4）教师与
学生发展的新要求。

在这些共同特点的关键词中，“信息技术”、“学
习内容”、“沟通与对话的机制”以及“教师发展”、“学
生发展”。 其中，前三者“信息技术”涉及到数字时代
对技术的了解、使用等综合素养；“学习内容”也就是
某一具体语境中的学科知识；“沟通与对话的机制”
意味着在教学活动中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和应对策略

来促进教学效果。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TPACK 框
架。 TPACK框架为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发展构建
了很好的理论模型。而翻转课堂和前文案例的主要目
的都是为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教师能够

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教学方法（如何干预组织教学）
和技术素养，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也掌握一定
的策略方法和对技术的把握。 因此，作者将在下文结
合 TPACK框架，深入探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三、翻转课堂的实践和师生发展：从 TPACK到
TSACK的讨论

（一）TPACK 的发展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 为了理解教师在

教学中所涉及的知识结构， 斯坦福大学 Shulman 教
授认为：“学科知识”（CK: Content Knowledge）和“教
学法相关的知识”（PK: Pedagogical Knowledge） 的结
合体 “学科教学法知识”（PCK: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是任何学科的教师在教学中所应当具备
的基本知识结构 [26]。 一位教师既要具备相关学科的
基础知识，也要具备一定的教学法知识。到了信息时
代， 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也产生了很大的
变化， 一个只具备专业学科背景知识和教学法知识

的教师已经难以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设施、环
境， 难以在信息时代应对课堂中具备较高信息素养
的学生， 也就难以满足社会对信息素养人才的更高
需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教师的知识结构也要发生
一定的改变。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Punya Mishra 和
Matthew Koehler 两位学者，在 Shulman 的 PCK 框架
的基础之上， 加上了信息技术这一新要素。 他们认
为：作为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教学法知
识，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TK: Technological
Knowledge），因此，PCK 框架在加上 TK 之后，就发展
成了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如图 2）[27][28]。 按照 TPACK 框架，信息时
代的教师在能力、 知识结构上要体现专业领域的知
识、教学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机结合。如果只有一
种或是其中某两种，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都是不够的。
因此，这一框架自 2006 年正式提出来后，在美国以
及其他国家的教育研究中受到极大的重视， 并得到
广泛的推广。

（二）TPACK 框架下翻转课堂里的教师
我们再回到前文中的翻转课堂和英语教学实

践。 信息技术为翻转课堂和思辨素养培养的环境构
建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让视
频共享点播、 信息阅读与传播成为日常生活中平常
化的应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信息技术就没有
翻转课堂的可能。 而借助网络环境中丰富教学资源
的积累，移动设备（便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与
可穿戴的智能眼镜、手表等）的普及等外部条件，我
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连通课堂内外物理空间的信息通

道， 从而使得课堂内外教学活动的内容能够更加便
利地“翻转”、“沟通”与“对话”，进而在新的环境中促

图 2 TPACK框架 (http://tpack.org/)

翻转课堂里的 TPACK和 TSACK 荨荨学术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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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师与学生的发展。如，前文提到的大量丰富课外
阅读资料、QQ软件所构建的交流讨论平台。

这种情况下， 教师的综合素养体现在其自身思
辨素养、教学法、技术环境、综合知识及其应用上。有
研究者认为，翻转课堂的挑战与困难之一就是“对教
师 TPACK 水平和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 [29]”。 对于翻
转课堂、 思辨素养的培养实践乃至其它教学活动中
的教师素养研究，TPACK 无疑能够提供非常合理的
解释。

翻转课堂对于教师来说， 首先课外学习材料的
准备需要大量的时间。比如，作者思辨素养的行动研
究中，学生进行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包括电视新闻、
电影视频、报刊资料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高
枕无忧，只需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就行。作为教学活动
的促进者和参与者， 教师同样也是学生知识和思辨
发展中的集体建构者。因此，教师也要养成熟悉信息
技术环境下各种信息、资料的输入准备。对于那些学
科专业性很强的课程， 拍摄授课视频或知识片段既
需要时间， 也需要网络视频的制作技术、 数字化处
理、资料上传下载等。 另外，教学的组织需要熟练的
教学法知识（如，引导学生进行思辨素养的培养涉及
到“批判教学法”等），教学讨论和问答的组织也需要
很强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综合思辨的能力。

翻转课堂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教师的知识和

能力，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翻转并不只是形式上学
习活动和内容在时间和地点上的翻转，而是通过形式
上的转换，让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学内容与生
活体验之间建立频繁、多层次的对话与沟通。 目的是
让教师合理地组织教学，让学生加强学习者自主。

从本文的案例来看， 中国外语教育中那种只停
留在语言形式练习上的英语学习只是一种工具性的

需求，“思辨缺席症”就是其结果之一。作为具备良好

TPACK 的教师就要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的知识和
技能。 “技术上”借助社交平台；“教学法上”采用批判
教学法或作者前期研究中提出的 “英语专业学生思
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来指导教学；“学科知识上”
要强化“与生活经历、社会文化”相关的信息输入。目
的是为了促进学习者思辨素养的发展。 对于学生来
讲，他们在学习中养成合理质疑、综合思辨、理性判
断的习惯，思辨素养得以提高。 但作者认为：学生在
案例课堂中，难道只是思辨素养有所提高？难道没有
别的能力、 别的知识的提高？ 关于教学中学生的发
展，文献中的研究通常是在不同的领域展开。 例如，

“自主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学习动机”、“考试成
绩”、“信息素养”等知识或能力的提高。 但相对于教
师的 TPACK 框架，关于学生的各种知识、能力、素质
的研究过于分散，不便于全面和整体理解。 因此，针
对 TPACK，从学生的角度讨论非常必要。 这是下一
部分作者探讨的重点。

（三）TSACK 框架下翻转课堂里的学生
在笔者教授的英语教学课堂中， 通过翻转课堂

的视角，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和
学生角色的变化。教师更多的是作为学习的组织者、
促进者， 对学生自主的强调让教师的作用处于相对
隐性状态。 然而，TPACK 框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
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 那么处于教学活动显
性状态的学生呢？

从前文中的英语教学研究中， 我们通过数据看
到了学生的变化：英语阅读信息量的增加、讨论活动
的积极参与、QQ 平台的评论与思考、 学习中 QQ 平
台的使用时间与分配、学生访谈的反馈与反思等。研
究发现：该教学干预构建了“促进英语交流的环境”、
拓展了“英语学习内容的深层内涵”，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思辨缺席症”。 学生从“注重语言技能的学
习”转向“结合社会文化语境的学习”，从“文本的解
码者为主的学习者身份”转向“文本的分析者为主的
学习者身份”。 通过语言的学习搭建了学生个人经
历、同伴经历、教师经历、社会文化实践等之间的桥
梁，学生学会了“审问”、“慎思”、“明辨”，思辨素养有
所发展。

如果将案例课堂中教师和学生所需要具备的主

要知识和能力例举出来，我们通过表 4 可以看到：通
过 TPACK 框架，教师在教学中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结
构清晰，非常便于理解。而理解学生在该教学中的知
识和能力时， 我们理所当然地会将与思辨素养相关
的能力突出，这是该研究的重点。 但是，事实上学生
通过该课堂的学习、活动的参与，是否只是在思辨素
养上有所提高呢？很明显不是。作者在表 4 中试图列
出部分学生可能涉及到的相关知识技能。 对比教师
和学生，作者提出一个问题：表中学生的知识技能相
对来说显得混乱，能否像 TPACK 框架那样进行相应
整合？

一般情况下， 研究中一旦出现文献中的理论无
法合理解释的数据或现象时， 往往就意味着理论的
发展或突破。根据前文的讨论和表 4 的对比，作者认
为教学干预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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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思辨意识、语言表达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
些变化实际上是在教师教学方法改进的同时， 学习
者在策略或方法上的相应改变，与教学法知识(Peda鄄
gogical knowledge)的改变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

Biggs[30]在研究学习过程时，提出学习的效果可
以从量 （Quantitative）和质 （Qualitative）两个角度来
看；后来的研究中又提出深层（deep approach）、浅层
（surface approach）学习的理论；Marton[31]等学者在此

基础上的研究认为：关于学习，从低往高有六个层次

（如表 5）。 其中“增加知识、记忆和再造、应用”是从
量的角度来看学习的，而“理解、以不同的方式来看
待问题、人的改变”则是质的角度来看学习。 浅层学
习倾向于以知识的积累和记忆背诵等为主， 而深层
学习则以理解、思辨和思维的成熟为主。 而且，这两
种学习也伴随着相应特点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
McLaughlin 和 De Voogd 在自己的研究和文献中发
现： 批判性思辨素养能够有助于学生成为 “思想开
明、积极活跃、策略丰富的阅读者，因为这种人擅长
用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文本[32]”。

如果我们再来看本研究中的英语课堂， 学生的

变化很明显也是从以前 “量” 为主的学习逐渐走向

“质”为主的学习，或者是由“浅层学习”向“深层学
习”转变。 而根据作者的课堂观察、访谈以及课堂和

QQ 讨论，作者发现：
首先， 结合网络环境的英语学习将教师和学生

从有限的课堂空间解放出来， 让课堂内外的学习活
动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翻转。 一方面，教师和学生
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这是信息时代的基
本要求；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中，依赖教材、背单词、
背课文、反复练习语法、做习题和模拟题、通过背诵模
版来练习英文写作等学习策略逐渐发生改变，取而代
之的是打破教材与真实生活的隔阂以加强课本与生

活经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1）通过依赖语境和真实
场景来熟悉字词句；（2）通过提问、质疑、比较、讨论和
撰写反思报告的方式来理解意义与表达思想；（3）通
过网络资源来丰富自己的信息来源途径；（4）通过社
交平台来扩展沟通、讨论和思想表达的渠道。

其次， 英语学习的知识在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发
音、词汇、语法、篇章结构这些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层
面， 通过融入真实生活语境的多模态阅读让英语学
习从心理认知、 结构功能的知识本体层面上升到具
有更深层意义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层面。 由此，英语
的学习不再是教师对语言知识的简单传授， 而是学
生个人、集体的逐步意义建构。这一点是不同于教师
的学科知识(Content knowledge)的。根本上来讲，这些
变化源于学习者英语学习策略的改变。 而这些来自
研究数据的真实课堂现象仅凭 TPACK 框架是无法
全面解释的。

在探讨教育行动研究观中的师生主体性时，作
者曾初步地提出一个 TSACK 框架 [33]以弥补 TPACK
的不足。 主要观点认为：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发展都应当是教育过程中的

核心问题。 TPACK 框架只是关注到教学中的教师，
而学生在学习中同样必须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信
息技术知识，以及学习方法或策略知识。那么学生的
知识结构就包括： 技术知识 （Technological Knowl鄄
edge）、学科知识（Content Knowledge）和学习策略知
识（Strategic Knowledge），也就是 TSACK———整合技

术的学科和策略知识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框架解释了处于隐性位置的教师的能
力和知识要求，TSACK 框架可用来解释处于显性位
置的学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知识。这样，表 4 中关

教师知识 学生知识

整合

技术

的学
科和

教学
知识

(TPA
CK)

语境 中国英语教学、思辨素养培养、课堂教学、QQ社交平台

思辨素养；
提出问题、质疑；
发表自己观点；
收集他人观点；
对他人观点进行理解分析；
批判性地思考语言输入；
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分析、表
达；
能够进行自我反思；
撰写反思报告；
分析文本的权利、立场、身份等信
息；
其他知识或技能；
英语语言知识 （听说读写相应技
能）；
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
一定的计算机和网络操作技能；
QQ平台的基本操作（聊天、论坛、
讨论等）；
……

技术

知识

学科

知识

教学

知识

QQ 平台的基本操作（聊
天、论坛、讨论等）；
基本计算机和网络操作
技能；
一定的音频 、视频、图片
处理技能；
其他相关的技术知识或

应用

英语语言知识 （熟练的
听、说、读、写等技能）；
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
其他相关的学科专业知

识

英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

基础知识；
批判教学法理论及实践
知识；
教育学 、 心理学基础知
识；
其他教学知识

表 4 案例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对比

Marton等的
学习观念研究

Biggs的
学习观念研究

Biggs的深层、浅层
学习理论

(1)增加知识 量的角度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浅层学习：浅层动机和策略

(2)记忆和再造

(3)应用

(4)理解 质的角度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5)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6)人的改变 深层学习：深层动机和策略

表 5 关于学习观念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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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学中学生的知识结构就可以在 TSACK 框架下
进行整合了（见表 6）。 虽然 TSACK 的提出是基于行
动研究课堂和语言学习中思辨素养的发展过程的研

究，但这一框架对学习环境、对话与交流模式、学习
内容的深层挖掘等的关注， 同样也是不同学科和课
堂的基本要求。因此，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框架具备一
定的普遍意义。

五、结语
本文基于英语教育中学生思辨素养发展的一个

研究案例，从翻转课堂的视角来进行解读，既为英语
教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也为翻转课
堂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而且，在针对

TPACK 框架上提出了 TSACK，有了理论上的较大突
破。翻转课堂翻转的并不是课堂的空间和形式，也不
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简单转换， 而是围绕着教学中
的核心主体“教师和学生”而展开的对教学资源、学
习环境、信息技术、知识内涵以及能力素养等各方面
的综合建构。 翻转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教学理
念，但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教学现象的新思路。
本文正是通过一项英语教学研究中的学生实践和学

习变化， 在分析和观察课堂形式上翻转过程中的具
体现象，在一些基本数据的分析中看到了 TPACK 框
架的局限性，进而提出 TSACK 理论框架进行拓展。

从 TPACK 到 TSACK 的发展得出， 本研究不仅
仅强调 TPACK 理论在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也通过

TSACK 对理论进行补充和拓展 。 更重要的是 ，
TPACK 与 TSACK 的结合有助于我们研究翻转课堂
带来的师生发展。 翻转课堂是基于课堂内外教学形
式上的转变，但带来的却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
以及教学中的“双主体”发展中更加丰富的新内涵，
与思辨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发展是一样

的道理。培养学生的思辨，不仅仅是要让学生通过易
于激发沟通与交流的课堂与信息平台， 使学科知识
与个人经历、同伴经历、教师经历以及社会、文化、历
史语境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 还要在学习与交流中
灵活运用各种策略。与此同时，教师在信息技术素养
和学科知识上充分准备、在教学方法上进行调整，不
仅要加入适合学生思辨发展的方法策略， 其自身在
思辨素养上也要进行不断地反思与发展。

总的来说，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是
一种相互促进、 相互提高的关系。 同样，TPACK 和
TSACK 也不是孤立的两个实体。 真实的课堂中，它
们之间在实践和教学语境（比如，案例中的课堂）中
表现为一种相互对话与沟通的关系。 而且， 由于

TPACK 和 TSACK 所表述的知识和能力不是一个静
止不变的结构。 也就是说，实际教学中，教师和学生
的知识结构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 因此，对 TPACK
和 TSACK 的研究也是一个复杂和系统地工作，这既
是本文的局限，也是今后研究的展望。从目前的研究
现状来看， 将 TPACK 和 TSACK 框架结合在一起研
究教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 整体上理解教学中的师生关
系。 当然，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在今后的研究
中还需要细化 TSACK 的各项要素和环节，通过更多
的教育研究实例来进一步完善。

表 6 案例课堂中教师的 TPACK 和学生的 TSACK 对比

教师知识

（整合技术的学科和教学知识
TPACK）

学生知识

（整合技术的学科和策略知识
TSACK）

技术

知识

QQ 平台的基本操作（聊天、
论坛、讨论等）；
基本计算机和网络操作技能；
一定的音频、视频、图片处理
技能；
其他相关的技术知识或应用

技术

知识

QQ 平台的基本操作（聊天、论
坛、讨论等）；
一定的计算机和网络操作技

能；
其他相关的技术知识或应用

学科

知识

英语语言知识 （熟练的听 、
说、读、写等技能）；
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
其他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

学科

知识

英语语言知识 （听说读写相应
技能）；
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
；
其他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

教学

知识

英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基础

知识；
批判教学法理论及实践知

识；
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知识；
其他教学知识

策略

知识

提出问题、质疑；
发表自己观点；
收集他人观点；
对他人观点进行理解分析；
批判性地思考语言输入；
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分析、
表达；
能够进行自我反思；
撰写反思报告；
分析文本的权利、立场、身份等
信息；
……

语境 中国英语教学、思辨素养培养、课堂教学、QQ社交平台

图 3 TSACK 框架

Academic Viewpoint

65



20
14
年
第

5
期
总
第

22
4
期

TPACK and TSACK in Flipped Classroom: A Discussion Based on an EFL Teaching Project
Ruan Quanyou1,2

(1.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kong;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Abstract】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a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with regard to critical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FL education, demonstrating the activities and chang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contents etc.. It then explores the in-class and after-class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argues that
TSACK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and Content Knowledge), a new framework corresponding to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 should be propos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knowledge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emerged from both teacher and stu鄄
dents’ practices in the EFL teaching project. Finally, the author holds that flipped classroom is not only the flipping of classroom activi鄄
ties in form,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PACK and TSACK,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information era.
【Keywords】 TPACK; TSACK; Flipped classroom; EF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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